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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  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张浩的母亲是个药罐子。

她不仅有糖尿病，还伴有高血压等多种并发症，因此，

一天离了药都没法过。所以，张浩家里简直就像开药铺的。上

边的条几上除了有只敬神拜佛的香炉之外，所有的空间几乎全

成了药的世界。自家人闻惯了还觉不着，习惯成了自然。而

对于外人来说，人还没进门就有一股药味钻进了鼻孔，仿佛走

进了药库，整个身心全都被这刺鼻的药味包围着。待你再进门

时，那上边的条几上各种药品真个是摆得琳琅满目，叫你应接

不暇。有心人只要一看，就可以透过这些药品看到他家的收入

大都摆在这里了。农村人谁看了谁都会在心里感叹，这哪里是

药，这简直摆得就是张浩爷俩的汗水和辛劳。

说起来这父子俩也真命苦，力没比别人少出，汗没比别

人少流，心也没比别人少操，一年又一年，不如他们操心劳累

的好多家庭，劳累的钱，早就变成宽敞明亮的小洋楼和漂亮的

大姑娘，孙子、孙女，钱化作了幸福在他们的脸上荡漾着，

在他们的身上享受着，而他家一年又一年，还是孙子穿着奶奶

鞋——老样子。要说他们家有什么变化的话，也只是张浩父子

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变大，父亲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增多，腰

一年比一年往下弓。张浩在一天一天跟他的青春告别，跟自己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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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满的婚姻殿堂告别。

不论从人品还是哪方面来说，张浩在农村都是上等的人

才，国字脸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不胖不瘦，

两只拳头一攥，两块胸肌凸老高，每个关节都发出咔吧咔吧的

响声，像是在演奏青春的乐曲。不论怎么看，他都给人一种朝

气蓬勃的感觉，犹如春天的竹笋。所以，对于张浩这样的小伙

子，村里的好多大姑娘都在心里悄悄地暗暗地多次研究过，不

知打动过多少姑娘的芳心。

其中，有一个叫万芹的姑娘，就曾偷偷地给他写过情书。

这一年，张浩正好是二十一岁，是农村男大当婚，女大

当嫁的年龄。当张浩读了这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故意丢在他门

口的情书，晚上和她在柴火堆子头前偷偷地约会时，竟然被她

的姐姐发现了，便告诉了她的母亲。从姑娘时代过来的母亲，

知道跟被情所困的闺女，在这样的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她

清楚女儿也像年轻的自己一样，患了“一见钟情”的病，这也

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，目光只看见眼前一表人才的张浩，根本

就看不见他背后的那个药篓子母亲和今后日子的艰难。万芹母

亲又想，要不是他家的那个永远也装不满的药罐子，你就是不

跟他谈，我还要托人出来成全这门亲事哩。张浩这孩子是我眼

看着长大的，不但懂事，死做死累，还一点歪道也不走，从不

跟任何人吃吃喝喝、推牌九来麻将不说，心肠还好。有一回，

听邻居说，我家的那只大公鸡不知被谁家的狗一个劲地撵着，

撵得眼看着就不行了，没曾想，被路过那里的张浩看见了，硬

是赤手空拳地去赶那条狗。因为他把狗眼看就要到嘴的美味给

破坏了，在他追到那只狗的跟前时，狗气得扭头就在他腿上狠

狠地吭哧给了他一口，几个牙把他穿着裤子的腿咬得全都流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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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。但后来当张浩把这只吓愣了的大公鸡送到万芹家时，连狗

咬的事一个字都没提。还是好长时间了听邻居们说了才知道。

俗话说，滴水见大海。那时，万芹的母亲就对张浩有了要把

这个女儿说给他的意思。可后来冷静地又一想，他那个脸上

没有一点血色、走路东倒西歪、大风都能把她刮得乱晃荡的

黄脸婆母亲，今年才五十多岁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见阎

王？如果闺女要是嫁了他，岂不是大睁着两眼朝火坑里跳？

别说张浩一不是做什么生意买卖的大老板，二又不是手握实

权有很多灰色收入的干部，弄多少钱才够填那个药篓子的？

所以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说什么我这个做母亲的也不能眼看

着女儿做出这样的糊涂事。于是，万芹的母亲本着家丑不可

外扬的原则，没对张浩说东道西，而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

地托万芹的表叔，把她介绍给了在本村当会计的一个姓刘的

儿子。临出嫁这天，万芹哭天抢地地在地上打着滚大哭了一

场，就像古代的孟姜女哭长城，把来送行的人们的眼泪都哭

得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在场的人虽然不知道万芹伤心的真正

原因，但却都在心里猜测，这丫头一定是另有了自己的心上

人。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女儿，万芹的母亲也一个人躲在屋

里哽咽着，自言自语地对着女儿挂在墙上的照片说，孩子，

是妈对不起你，可妈也是没有法子呀。

可在万芹出嫁这一天，张浩只是默默无闻地在干完了自

家地里的农活回来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人躲在那天晚

上跟万芹约会的柴火垛前，独自一人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流着伤

心的泪水，把因母亲的病痛而失恋的痛苦，彻底地深深地咬

着牙埋进了自己的心里。他一边用手背抹着一串串在腮边滚动

的泪水，一边在心里悲哀地说，万芹，我知道你妈妈做的也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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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的。好多人都说爱没有附加条件，这都是一些头脑发热的

人才会说的话，其实，爱完全是有条件的，首先就是钱和权，

其次才是人。从古至今，谁也不可能例外。二十八岁的姑娘爱

八十二岁的干巴老头，图的是什么？名誉地位和金钱。好多长

得明星似的姑娘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给那些走起路来都发喘，

要长相没长相，要身材没身材，除了有个三寸不烂之舌对上会

吹会拍，对下会拉着脸子，会把唾沫星子喷多远地教训人的一

技之长的干部做二奶和小蜜，爱的是什么，还不是他们手中呼

风唤雨的权力和灰色的收入？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只要有了钱

或者权这两样有杀伤力的武器，哪怕你长得还不如猪八戒，也

会有七仙女、潘金莲一样的美女去爱你。一句话， 一个长得

再丑的人，手上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，就什么都有了，而像我

这样一穷二白又有个长期病号的家庭，尽管都夸奖我人长得可

以，但自己这个一清二白的这个家境，又有谁会真正地爱你？

现在的姑娘，又有哪一个不心照不宣地知道，爱是建立在一定

的物质基础上的？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有权有钱，幸福就是

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张浩想，像万芹这样的姑娘对自己难道

就是真正地爱了吗？她的爱难道就是纯洁的，没有一点杂念？

她如果要是真正爱自己的话，那她为什么就这样在大哭一场之

后，就投入了别人的怀抱，而没有像古代的祝英台那样，为了

自己的爱情而献身呢？看来，今后，如果我家庭条件再得不到

改变的话，要想找到真正的爱自己的姑娘，那根本是不可能

的。张浩又想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不顾

把我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养大了的妈妈？想到这里，张浩把

两只拳头朝一起狠劲一攥，咬着牙在心里说，为了我这个多病

的母亲，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心甘情愿，因为我在良心上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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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是无愧的。都说，人的命，天来定。至于今后什么样，那就

看上天怎么安排了。至于万芹，还是把她彻底忘记为好。当张

浩重新从草堆头前站起来的时候，把抽完了的烟头子使劲朝地

上一摔，然后再用脚在上面一踏，又来回碾了碾，又把脸对着

繁星满天的夜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才离开这里，慢慢地朝家里

走去。这时，他感到身上和心里都随着呼出的那口长气而轻松

多了。

但对于他跟万芹的事，他却从没跟自己的父母透露过一

个字。

张浩的母亲眼看着自己儿子的年纪在一天天变大，看着跟

他同岁的年轻人的儿女们在她面前不停地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就

一个人暗暗地流着泪，脸对着墙自言自语擦一把抹一把地说，

浩儿，都是妈妈拖累了你呀。唉，你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把浩

儿累的钱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，还这样不死不活的，你到底要

把他们拖累到什么时候呀？你咋就不老早死呢！

有一天，张浩的母亲又一个人在家，擦一把抹一把地流

着泪，一边诅咒着自己的时候，张浩便悄悄地站在了他后边，

等母亲擦干眼泪准备进厨房去刷锅的时候，张浩伸手搂着妈妈

瘦弱的肩膀说，妈，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。妈妈不好意思

地说，浩儿，妈都是瞎说，你可别往心里去，啊？张浩在脸上

抹了把眼泪，说，妈，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，鸟儿还反哺报恩

哩，更何况是人？您咒自己一口一个咋不死，您知道，我听了

这话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只要有您在一天，我干什么心里都安

稳。妈妈，您就是我们一家的箍，如果没有了您，我们这个家

还像个家吗？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

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



6

村 

魂

多么孝顺的儿子，你怎么在这样的时候就想起了这首歌

呢？唉，有了这样孝顺的儿子，妈今生就是死也闭眼了。于

是，妈便破涕为笑说，浩儿，放心吧，妈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

妈妈虽然被儿子说的心满意足了，可她的病情并不会因为

儿子的孝顺而好转，相反，还在一天天地加重。

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，吞下的药片也在不断地增加。在张

浩三十五岁的这一年，母亲终于停止了生命不止，服药不停的

漫长日子。

对于母亲的去世，村里的好多人都在背地里带着同情张浩

的语气议论，这个女人早就该死了。她要是早死十年的话，张

浩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。她活着，自己受罪不

说，可害苦了自己的儿子了。好了，老天要是有眼的话，张浩

也许能找个好女人哩。

在张浩母亲下葬的这一天，没想到跟他一个村住着的万芹

也来了，而且还在张浩母亲的坟前哭得擦一把抹一把的。她的

这一举动，好多人看了都感到不解。都在心里说，你这个万芹

也真是，你跟他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干嘛哭得这么伤心？

莫不是看张浩可怜吧？也许，万芹也是个心肠软的女人。可又

有谁会想到，万芹心里的那段感情历程呢？

当张浩埋葬了母亲回到家时，父亲一见儿子，就大放起

了悲声，他一边哭着，一边看着儿子说，张浩啊，都是你妈害

苦了你呀。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，孩子早都上学了，可你这么

大了还是一个人啊。这个当父亲的哭着哭着就哭到了自己。他

说，也不全是你妈的责任，你这个当爸的也有罪呀。你爸要是

大小有个工作，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。老天爷，你太

不公平了呀，呜呜呜……这回可苦了我家张浩了哇……这都是



7

绿
地
文
学
丛
书

命啊。

他又哽咽着万分后悔地跟张浩说，你说，这不都是命里

注定的吗？那时候，村里需要民办教师，村长来找我几回，我

都没干，我是嫌耽误事。谁能知道，现在的民办教师全都转成

了国家教师？你说，这不是怪人的命怪什么？要不，让你接个

班，你还能连个对象都找不到？唉，我那时候真是雷打昏脑子

了啊，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，没有一点远见呢？我就是不为自

己着想，也该为你张浩想想啊，唉！

一屋子人都被这老汉哭得眼睛红红的，万芹也不住地靠在

门边抹着眼泪。她一边抹着眼泪，还不时地用眼角朝张浩的脸

上瞟。

对于万芹的目光，张浩却连碰也不去碰。张浩觉得方芹

在这样的时候能在这里，并不停地对自己施予同情的眼泪和目

光，已经很知足了。于是，便在心里对万芹连说了几个谢谢。

于是，张浩便扶着父亲的肩膀，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父亲

说，爸，你也不要想的太多了。我们爷儿俩今后就认命过吧。

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抱怨你跟我妈的。

儿子不这样说，父亲还好过些，儿子越是这样，老汉心里

越是感到惭愧，越不是滋味。

这时，乡村医生李丽的丈夫把一支烟递给老汉，并且安慰

说，大爷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们爷们说说别的吧。

老汉也许是太累了，便把一支烟叼进了嘴角，烟把子在他

嘴里一抖一抖的。可就在李丽的丈夫把打火机打着朝他嘴边递

过去时，老汉的手却抖了起来，嘴里呼哧呼哧地喘起了大气，

像干活出了大力气的老牛似的，眼睛也闭得紧紧的，身子眼看

着朝后倒了过去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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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此情景，李丽的丈夫赶紧一步跨到老汉跟前，把胳膊朝

老汉的背后一伸，又把胳膊肘一弯，就把老汉抱在了怀里。眨

眼间，老汉已经变得不省人事了。

见老汉这样，一屋子人也都着了慌，嘴里都不住地说，怎

么了？怎么了？当一屋子人正不知道怎么才好时，万芹却非常

镇定地说，先不要动，赶紧去请医生。说罢，就出了门。

当她把李丽请来时，只见躺在李丽丈夫怀里的老汉嘴角

两边正有两条像细粉丝一样的黏涎向下悄悄地爬行着，从嘴

角一直挂在地上，好像永远也没有止境。老汉的身子已经软

软的了。

见他这样，便都说他是太累了，歇歇，一定会醒过来

的。

李丽这里一放下药箱，那里就急匆匆地掰开了他的眼皮，

用目光对着他的眼睛仔细地看了看，她一边看着，额上的两道

柳叶眉在急剧地向一起皱着，两眉间皱成了一个小疙瘩。所有

在场的人也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李丽眉宇间的那个疙瘩上，一

颗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嘴巴全都抿得紧紧的，生怕一不小

心发出声音而影响了老汉的恢复。而李丽又唯恐不相信自己的

眼睛似的，又再次把他的眼睛掰开认真地看了看，然后，看过

之后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便非常失望地把手从他的眼皮上拿开

了。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静得都能听见人们的呼吸声。当人

们再次把目光停在李丽的脸上时，见她的眼睛红红的，先是在

老汉脸上停了一会，之后，便抬起手在眼睛上抹了抹，嘴里自

言自语地咕唧了一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屋里的人看着李丽脸上

的表情，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，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，他们心

里还没有底。万芹就站在李丽的跟前，一副屏声静气的样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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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只眼睛也随着李丽的目光在老汉那苍白的脸上扫来扫去的，

在搜索着老汉生命的迹象。此时，在别人眼里，他不是张浩的

爹，是她的爹。一屋子人的心脏，好像也像老汉一样停止了跳

动。在众人眼里，李丽就是掌管着老汉身杀大权的上帝，都认

为，她让他活，他就能活。众人都在等待着李丽的结论。都在

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，张浩的命已经够不幸的了，他不能再失去

这个劳累了一生，辛苦了一生，而又老实巴交的父亲了，父亲

是他的支柱，是他的靠山，他可不能再倒了，如果他再有个三

长两短，那可就真的苦了张浩了。

也许，所有的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老天会这么不公平，会安

排这个病了这么多年而死去的女人，在临走时还会把这个因为

她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的男人给稍带上。你这个狠心的

女人啊，你咋就不替你这个可怜的儿子好好地想一想呢？

众人见李丽老是愣在老汉面前没有动静，既不拿药，也不

说老汉得了什么病，心里都急得像着了火一样，但在这样的时

候，谁也不好开口问她。也许李丽是在思考着老汉的病情，在

考虑治疗方案，都在心里这样猜测着。时间就是生命的道理，

也许李丽更比大家清楚，但在这样的时候，见李丽还不对老汉

进行抢救，他们就再也没有了耐心。于是，当李丽再次从老汉

的胸口上收起听诊器时，所有的人几乎都用眼睛盯着李丽，异

口同声地问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李丽这才好像被人们的询问惊

醒，从悲痛回到了现实中来，可她仍然把目光停在老汉那毫无

血色的脸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非常失望而又出乎意料地回答

说，瞳孔都已经散开了，唉，不行了。听了这话，其他人再不

懂医，但也知道瞳孔散开是什么意思。于是，一屋子人顿时都

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，张嘴瞪眼地问，什么？散大了是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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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？刚才不还是好好的，怎么，怎么会呢？

张浩听了这话，先是把那双因痛哭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，

刀子似的在李丽脸上很有力度地盯着，一边盯着，一边结结巴

巴地问，怎么？瞳孔散大了？李丽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再次把听

诊器又放到了老汉的胸口上，几乎把脑袋也贴在了老汉的胸口

上。她希望通过这个听诊器能听见老汉的心脏声再次响起来。

一分钟，两分钟，李丽除了听见的只是自己血管流动的

声音。

一屋子人再次静了下来，希望能再次从李丽的这个听诊器

里得到大家想要的消息。

可结果，李丽还是用非常失望的口气告诉在场的所有人，

大爷真的不行了。

听了李丽这个带有权威性的判决，整个屋子，在经过几秒

钟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静之后，一下子就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

来。男人的嘴里不停地啧啧着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

呢？女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诉说着张浩爷俩的悲惨命运，真是

个苦命人啊，你咋就这么没有福气呢？老婆走了，你们爷儿俩

本该过几天清闲的日子，也好给儿子懆懆，让他成个家呀。

顷刻间，整个村子好像都笼罩在了一片悲痛之中，人们

对张家不幸的关注，并不亚于对国家重要领导人去世的关注。

于是，一时间，不论是在一家家的饭桌上还是在路上，乡亲们

只要见了面，三句话不说，就要把话题扯到张浩家的事上，

先长长地叹上一口气，再说，一下子走掉两口的事，一个个都

一边在嘴里说着这事，一边嘴里还不停地用几声唉字来表示对

他们一家的同情。有的说，这人要是什么样，那是上天早就安

排好了的。跟老张一起光屁股长大的赵思福，就在饭桌上跟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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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谈到张浩家时，说，我早就看出老张是个苦命。你瞧他那眉

毛跟眼睛，怎么看都跟别人的不一样，两道眉毛跟眼睛挨的近

不说，眉毛还朝下耷拉着，那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

的“愁眉苦脸”的具体写照。我就知道，我从来就没看他笑

过，一天到晚就跟谁借他的米，还了他的糠的一样拉着一张苦

瓜脸，几乎都可以闻到那张脸上的苦味。还有，就是他那灰涂

涂的印堂，人家的印堂在太阳底下都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，而

他的印堂什么时候也没见发亮过，就像沾满了灰，一天到晚都

灰不拉几的，再细看，原来是长着很多很密的灰色绒毛。走路

时更是耷拉着个头，就像永远有算不完的账。两条眉毛老是朝

一起皱着，皱成了一个疙瘩，也许是时间长了，疙瘩都固定不

化了。唉，这就是命啊，是老天爷叫他长成这样的苦相啊。他

老婆说，我看你这是骑驴不知地走的。人家家里一年到头有个

病人，要吃药，要花钱，是你，你能有心肠笑？我看你是睁着

两眼说瞎话！赵思福说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不是现在，跟我上学

时就是这样。老婆又拿眼睛瞪了他一眼，说，他以前什么样，

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，也许除了你谁也

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。但赵思福还是继续说他的，一看他这

样，我就想，这人的命是在来到这个世界时，老天爷就给安排

好了。上学时，我跟他的成绩简直没法比，哪次老师都给全班

学生念他写的作文。就连老师背地里都议论，说他将来一定会

很有出息。记得有一回，我们的语文老师拿着他的一篇题目叫

《我爱四季》的作文，扬着眉毛夸奖说，从他身上，简直使我

看到了一个小作家正在茁壮的成长！我相信，他将来一定会在

文学上有所成就的。当然，主要还是要靠他的后天努力。赵思

福叹了口气说，这人呀，要是倒霉了，放屁都砸脚后跟。可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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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国除了一本《艳阳天》之外，

哪有什么文学作品，就连那个写《四世同堂》的作家都被逼得

投湖自尽了，你想，像老张这样的人，还想当作家？做他的白

日梦去吧！当时，大多数人初中毕业后，除了少数有背景的人

能有机会上大学之外，其余的哪个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遵照毛

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，在广阔的天地里练起了红心？哪个又不

是炼得腰酸背痛腿抽筋？要说没有机会吧，也有机会，那时，

正赶上全国都在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什么“五七指示”，走

什么“五七道路”，开门办学。而开门办学，就需要很多教

师。于是，这时候一批批的所谓民办教师也就诞生了。当时，

村长知道老张是在学校成绩拔尖的学生，就主动到他家找他，

动员他到学校当民办教师。没想到他却这样说，当教师不就把

自己拴死了，除了星期天才能搞些家务外，别的哪还有自己的

一点时间？如果当了这个教师，家务怎么搞，那几分园地还怎

么操持？赵思福看了眼老婆说，你说，他这不叫命叫什么？送

到手的机会他不要，却把心思放在了家务上，这又该怎么解

释？当然，也不能怨，他的老婆那时就已经得了糖尿病，还要

经常四处给妻子寻医买药。所以，他经过反复思考，心想，还

是给妻子治病要紧。尽管当教师要比劳动省力气的多，但这和

妻子的病相比，当然还是妻子的病要紧。于是，他最终放弃了

教书。当时，他也许做梦都想不到，这个教师以后会转正，一

个月能风雨无阻地拿一两千块的工资，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，

一个个见了人胸脯挺得比下巴还要高。赵思福说。

村长一听说他不愿意当民办教师，就很惋惜地说，我说

老张啊，你可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啊。我是考虑再三才感觉

你当民办教师最合适。别看现在不讲考试了，但我想有一天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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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还是要靠考试来提拔人才的。你的文化程度在我们村大家

都是知道的，为了我们村的下一代能多出些有用的人才，我还

是第一个就想到了你。别看现在只是记公分，但我相信，将来

国家会对你们这些教师给予考虑的，说不定还会让你们端上铁

饭碗哩。村长说着，还抬起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，说，现在反

悔还来得急，说不定对你还是个机会哩。你可要拿定主意了。

要不，我就要去找赵思福了。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怎么能没有教

师呢？老张这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，村长，你的好意我心

领了，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，我如果一旦当了教师，就要对学

生负责，但我的家可就全丢尽了。赵思福说，这些可都是村长

后来跟我说的。赵思福说到这里，看了看老婆说，你说，当时

他要是当了这个民办教师，还能像今天这样吗？现在，不也是

一个月拿一两千了？有这些钱贴补家里，家里是绝不会这个样

子的，说不定张浩的孩子都上学了哩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他要

是那时候当了民办教师，我还会有今天吗？你说这不是命又是

什么？那时，我天天上学跟他一起来一起去的，看他那个用心

劲和他的成绩，我就是做梦也没想到，我跟他的命运竟能翻个

个。唉，你说这不是命又是什么?唉，别的不说，这下可坑了

张浩了。多好的孩子，没想到硬是被他的那个家给拖累坏了

呀。唉，我怎么走着坐着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呢，昨天睡醒了，

又不禁想起了这事，张浩今后该怎么办呢？

老婆见他老是没完没了的抓住这个话题不放，就没好气

地嘟囔到，你到底还吃不吃了?你看看桌子上的菜可有一点热

气了？我跟你讲，你这叫说书的掉泪，替古人担忧！我可跟你

说到前头，你要是因为这事吃了凉菜，咳嗽又犯了，我可再不

问你的事了。赵思福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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